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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开始在香港南华早报和台湾中国时报发表两周一次的专栏文章，已整整两年。这些评论文章

大部分是关于中国大陆、台湾或两地当前的法律和司法议题，以及自 2008 年马英九出任台湾总

统以来，两岸和解进程中的政治法律议题。 

我所探讨的均为敏感性话题，无论是有关刑事司法、法律职业，还是如何建立一个好的政府。我

试图起到建设性批评的作用，指出问题，引起关注，并提供可能的改进方案。 

对于中国，我既非支持共产党，也非反对，而是寻求当前政府下的改良。对于台湾，我既非蓝也

非绿，我所支持的是台湾过去二十年在民主和制度化进程中所进行的改革，这些改革成就非凡，

是中华历史一座重要的里程碑。 

当我开始撰写这些专栏时，一些台湾观察家认为，马总统是我的朋友，也是我以前的学生，我会

给予他不遗余力的支持。其他人则期待我会站在民进党一边，因为我不但与我的另一名前任学生、

前副总统吕秀莲是朋友，且我一向反对国民党过去在台湾长期专制时期施行的镇压。但我肯定，

所有这些期望到我这里都落空了，因为我尽力不让友谊或政治过往模糊我的焦点，开放民主执政、

人权保护和法治建设对我来说，才是最为重要的议题。 

我的期望同样也落空了，因为台湾有些人在分析法律和政府议题时，不就事论事，而是基于台湾

过热之党派斗争，以对哪一方产生影响为依据。出人意料的是，在中国，由于不容许反对党的存

在，则关于改革的批评与建议都集中在问题的是非曲直上，而非对党派的影响──至少从表面来看

是这样的。然而，近来一股上升的“爱国主义”浪潮，使得更多的作者将原本负责任的分析，代之

以显示“爱国”情操的辞藻。 

在此背景下，当我得知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台湾事务研究员赵念渝近期以一冗长篇幅对我之学术

立场进行抨击，我并不感到诧异。如同包括美国在内许多国家的“爱国主义者”，他问道，意见不

同的外国人为什么不能“少管闲事”。 

为什么一个外国评论家会建议，如此重要的ＥＣＦＡ（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在被台湾立院通

过之前要接受逐条审查？为什么他坚持，认定台湾前总统陈水扁的贪污罪行必须基于一个检方和

法院行为均无可质疑之审判？为什么这个评论家要督促法务部停止试图惩戒积极为陈水扁辩护之

律师？为什么他要呼吁成立独立委员会，以调查检方对贪污罪是否“选择性”起诉？并且，为什么

他会要求台湾政府允许被流放居住在华盛顿特区、维吾尔独立运动的领袖热比娅入境？ 

在赵看来，问题的答案只有一个。在研究了我的许多文章之后，他得出一个结论，即我必然是“绿

色”。他指责我打着客观评论员的旗号，表面上以台湾之最优利益为己任，实则私下拥护台独，恨

不得马总统的国民党政府下台。 

http://news.chinatimes.com/forum/0,5252,110514x112010081900450,00.html


赵完全无视我提出建议时根据的理由。对他来说，无论是加强议会民主制和透明度，给予前总统

一个无可非议的公正审判，保护积极辩护的刑事律师，通过对选择性起诉的独立调查重建公众信

任，还是接受争议性的来访者从而使信息自由最大化──所有这些政策都只是企图阻挠两岸和平和

解进程的假面具。 

无疑，赵极不情愿直接面对这于其不利的真相。他无法找到任何有关于我支持民进党台独的言论。

此外，他不得不承认，在那篇遭其责难的关于ＥＣＦＡ的文章中，我和我的同事指出，在两岸未

就“一个中国”原则达成共识的情形下，马总统仍成功地与北京之间签订了超过十二个重要的协定，

最终签署了ＥＣＦＡ，我们表示这些成就值得称许。 

任何客观的读者必然可以看出，我们赞成ＥＣＦＡ以及马英九所带来的和解进程。可惜，赵声称，

若理解不错，则即便是在这些段落中，我也在运用律师的语言，巧妙而隐晦地表达我对马所取得

的两岸间成就合法性的质疑！ 

我对台湾各方法律改革提出的建议，在赵看来都是暗中拥护台独，他还将此归结于我不理解中华

文化。很显然，他认为如果我理解中华文化，就不会提议加强议会民主制和政府透明度、建议给

陈水扁公正的审判、保护刑事辩护律师、倡议建立独立委员会以消除对检方是否公正的怀疑、或

加强公众对相关信息的知情渠道。虽然赵质疑的是我个人是否有能力深入理解中国文化，但他却

提出，希望“所有爱好管事的美国精英”都到中国和台湾落户二十年，接受开明教化以求理解“一个

中国”政策的正确性。 

我也同意孔子对人之可教性的信仰。但我希望，赵不至于需要另外二十年，才能懂得领会这些事

情的价值：包括行政部门对选举产生之立法机关负责、法律正当程序、积极的刑事辩护、独立调

查委员会以及不受限制的信息流通。此外，正如台湾杰出律师、国民党重要顾问陈长文近期所强

调：“法治是两岸之间创造可长可久的稳定与和平，不可或缺的基石”。而他可不是“绿色”。 

（作者孔杰荣 Jerome A. Cohen，纽约大学法学院亚美法研究所共同主任，外交关系协会兼任资

深研究员。原文请参 www.usasialaw.org。亚美法研究所研究员韩羽译。） 

 


